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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-西方，西方-东方 

宗萨钦哲仁波切开示 

一位纽约的朋友最近电邮给我一篇题为 “藏传佛教在西方是否可行” 的文章。

尽管我对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多少有些自我辩护，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，这位作者

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。对这场看似没有尽头的争论，如果我再加上另一个观

点，貌似有点徒劳；但早在现代文明

庆祝言论自由的胜利以前，佛陀就十

分看重对理性思考的尊重，强调我们

必须检验修行的道路，而非盲目追

随。然而，显而易见的是，即使在这

个所谓的“ 现代” 社会，盲从的

信仰不仅存活着，而且还颇具活力，

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：仅仅因为某位教士宣称为他们去天堂打包票，人们就愿意

为之放弃生命。甚为重要的是，我们不仅要实践言论上的自由，以检验修行之道及

其权威性，而且我们还必须提防与之俱来的文化包袱。对这个文化，我们需要接受

多大一部分？作为西方人，是不是就缺乏作佛教徒的要素？或者，这些 “上

师 ”们是不是非得将法教折衷以迎合西方人？ 

多年以来，西藏的上师们在西方赢得了不少欢心，这主要该归功在他们身上体现出

来的佛陀精巧的智慧，也归功于他们中许多人看起来温文尔雅，而且喜乐。另外，

西藏上师已成为濒危物种这个事实，也有助于他们在西方大受欢迎。更何况还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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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数真才实学的上师可以用来作橱窗展览呢！然而，最初的迷恋已经到头了，而

且，一些西方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佛教与西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。 

在现代传媒的辅助下，当社会态度发生变化时，对公众人物的聚焦以及对所谓的灵

性道路的怀疑也开始增加了。前所未有的，普通的藏人，特别是上师们，开始被迫

尝到了自由社会的甘苦。他们中有些人痛苦的认识到了这一点：受欢迎和获得成

功，需要付出代价。另外，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但藏人开始接受这个事实：把他们

认为是更高等的生活方式强加给西方人，这种尝试是行不通的。然而，就像许多其

它东方人一样，藏人仍然紧紧抓着他们所有的文化传统，甚至包括那些从藏人的利

益角度来考虑都应该被摒弃的文化传统，作为对一切的最终答案。就这样似乎还不

够，更有甚者，许多西藏上师坚持要求，他们的弟子们在接受佛教的同时，也要全

盘接受西藏文化的全套包装。这个佛教与西藏文化的大杂烩，实在让许多人难以消

化。 

在今天，由于缺乏足够的诠释，即使是像皈依这样的基础佛法教授都被当成有神论

了。当我们念诵像 “ 我皈依佛” 这样的祈请文时，我们极少提及，从而忽略了

祈请文的本质含义，比如了解我们的根本本质即是佛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难怪那篇

文章的作者会用 “捕捉者 ”而非 “解脱者 ”来形容上师及僧众。由于上师们

承担着将佛法传播到西方的任务，因此比起那些对佛法感兴趣但并不熟悉佛法的西

方学生们，上师们对法教负有更重大的责任。但是，西藏上师们非但没有将法教变

得更容易获得和理解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；由于他们的极具优越感的偏见，由于从

根本上缺乏对西方人的“ 尊重” ，由于对西方人的思考方式兴趣缺乏，这些全

都导致了西藏上师创造出了与西方学生的巨大隔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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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关于病人，医生以及治疗的传统佛教比喻：不同的病人各有其迥异的问题，

因此医生需要对症下药来诊治。但如果西藏上师将西方学生的文化和习惯嘲讽为

“ 彻头彻尾的浪费时间 ”的话，治疗要如何生效呢？他们是否真建议西方人应

该跟不识字的西藏牧民一样，获得同样的教授？这种对西方人的缺乏尊重不是最近

才有的，藏人们由来已久的认为，西方人是蒙昧野蛮的。甚至在 1959 年以前，只

因为他们的外国人身份，许多游客被拒入境西藏。有人认为，藏人失去了他们的家

乡，最应归咎的是他们自己：他们的极端排外，以及认为一切外来的事物都是

“ 不圣洁的 ”，从而蔑视和拒绝所有外来事物的这种态度。但即便如此，很多

西方人仍为藏人的热情，彬彬有礼和友善所倾倒。虽然藏人的这些表现更多是出于

社会义务而非出于真诚，但西方人对此一无所知。在大部分藏人的笑脸背后，仍然

有 “你是个西方人” 的潜在心理。而那些少数的真诚笑脸，很可能是缘于希望

你能资助他们，或者最近的趋势是，希望你能帮助他们获得绿卡。 

那位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让人无法忽略的评论：这些 “ 上师 ”们的牢骚总是老

调重弹，让人大打哈欠。藏人不单认为西方人对佛法的追求是 “肤浅及善变

的 ”，而且认为这种追求只是投石问路而已；他们忘记了这种研究的态度正是佛

陀所鼓励的。你越分析研究佛法，就越发现它的伟大之处。 

此外，对普通的藏人，特别是一部分上师来说，对物质的追求已经成为了首要目

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把西方人贴上“ 物质主义 ”的标签实在是有点荒诞。各大

西藏难民营什么都彼此攀比：从最大的寺院到最新款最名牌的轿车。要是某些高阶

上师愿意把他们的金银茶杯垫卖掉，就能为成百上千的埃塞俄比亚饥民提供好些日

子的口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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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人们认为西方人 “ 选购佛法” ，认为西方人不能保持密续教法的隐秘性，这

些都是事实；但问题是，如果 “ 上师们自己把佛法搞成一场巡回演出 ”，包括

展出像沙坛城及金刚舞这样的表演，难道真的只有西方人该受到责难吗？ 

如果我们尽早的能够发现藏人的所有软肋，会更有帮助。否则也许我们可能会因为

幻想破灭而放弃整个佛法。但发现这些软肋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。由于一代又一

代的虚伪矫饰的经验，这些上师们已变得相当狡猾和精于世故。举个例子，无数西

方人被上师们近乎烦人的谦卑的表演所迷倒，而很少人知道，在这些谦卑的面纱背

后，隐藏着争坐最高法座的激烈斗争。这种斗争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：某些上师

已乐意跟他们自己的老师平起平坐，或者坐在比老师更高的法座上。当与会的人数

众多时，特别是如果有来自台湾的信众（他们似乎很看重上师的阶位，或者看重上

师的名字前有多少个” H ” ，全凭这些来判断一位上师的价值），这种勾心斗

角的竞争变得格外剧烈。 

佛陀在摩揭陀的街上托着乞钵赤足而行的谦卑形象，业已成为了一个单纯的神话。

上师们在西藏的影响力和主宰权，不仅 “削弱 ”了西藏人的世俗生活，比如艺

术，音乐和文学这些上师们并不感兴趣的东西，同时还在一定情况下使佛法堕落

了。要不是因为佛陀的无神论的根本见地，这些心胸狭隘的上师们的统治手段，有

可能跟塔利班一样残暴专断。 

尽管西藏上师们强调应促进各教派合作的态度，许多人却仍鼓励宗派主义，霸占性

的看管着他们的藏人弟子们，反对他们学习其它教派传承的法教。当然喽，他们总

有一个老生常谈的理由：如果从学于其它教派，他们的弟子们会被弄糊涂的。由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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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原因，许多藏人弟子对其它教派传承完全一无所知，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诋

毁其它教派。仅仅这样对待藏人弟子，上师们似乎还觉得有欠满足；他们还训练他

们的西方弟子们参与这个宗派主义的游戏，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他们同时也满

怀戒心，疑忌的看管着他们在西方的佛法中心，尽管很多佛法中心仅仅被用来为这

些上师和他们的驻锡寺院提供经济上的支持。真要说支持真诚追求佛法的西方弟

子，或辅助他们的修学，这些目标并不是这些上师的主要兴趣所在。 

如此说来，藏传佛教是否真在 “ 蒙昧蛮荒” 的西方“ 可行” 呢？答案无疑是

确定的。佛教传入蒙昧蛮荒的西藏，并且繁荣昌盛，就是一个明证：即使存在由于

个性差异和异国文化所致的种种过失，佛教在各个国家，在不同性别和文化背景

下，都有能力做到，也仍然是切实可行的。如果像那位作者一样，仅仅由于少数藏

人行为失当，或者由于他们看似“ 复杂难懂及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 ”，就把整

个佛法给摒弃了，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

记住这一点很重要：西藏人花了很多年，通过好几代人的极富勇气和虔信的努力，

才将佛法稳固的建立在西藏社会中。那么，我们凭什么期待在西方社会建立佛法就

会迥然不同呢？ 

此外，从唯物主义者的角度度量佛法的价值，或者基于所谓的客观观点而傲慢自大

的论断佛法，都是很危险的。诸如飞机能飞和轮船不会沉此类的客观现象，确实能

很明显的被观察到；但谁能断言一个人是否已臻证悟之境呢？与此类似，当我们比

较不同的社会体系时，也应该小心谨慎才是。那位作者评论说， “ 美国的社会治

理体系遥遥领先于藏王赤松德赞的社会体系” ，这实在是判断失误。在美国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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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成千上万的美洲土著人被屠杀，

更别提 “ 社会治理” 了。相形之

下，藏王赤松德赞极具远见的看到了

佛教的社会价值。他将佛教从印度这

样一个跟西藏罕有共同之处的国家引

入到了西藏，并克服了无数的挑战，

例如来自热衷献祭的苯教的敌视。如果不是他的创举，西藏人也许会接受当地部落

的残忍嗜杀的生活方式，或者接受来自邻国中国的所谓文明——曲意奉承的儒家

思想。 

更进一步地说，那位作者断言西方社会 “深刻的理解了作为菩萨意味着什

么 ”，并将之与 “ 人道主义” 或者“ 社会运动主义 ” 做比较，他全然误解

了佛教的要义。菩萨的誓愿，超越了对 “贫困的 ”或“ 无助的” 众生的单纯

的同情心。那种仅出自同情心的慈悲，将不可避免的让人变得依赖外缘，产生不安

全感，并最终导致自我中心，因为最终人总是以他提供了多少帮助来定义自身的价

值。与此相反，菩萨们并不执着于他们助人的行动或者结果；他们的目标，是将众

生从轮回的陷阱和自由的迷思中解救出来。 

于是有人会好奇：那么菩萨们应该体现出什么样的行为举止呢？温和？宁静？谦

卑？苦行？责备上师们追求物质的不当行为是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，信不信由

你，成为他们看似有实益的纯朴个性的牺牲品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！这种虚伪是最

常见的假面具。我可以很轻易的看到，我自己就是让那位作者对西藏上师美好的幻

想破灭的那类上师，因此在许多场合，我常常无法抑制的感觉到自己的全然虚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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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我写了这篇文章，如果有人供养给我，不管是高法座，还是名牌鞋子，甚至是

四十九辆劳斯莱斯汽车，我知道我还是不会放弃这样的特殊待遇的。 

上师们虽理应断离贪欲，但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，享受着所有能想象到的特权；

这看起来似乎冒渎而且堕落。与之类似，当一个理应慈悲善巧的上师表现得专断而

心胸狭隘时，看上去也是不对的。但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单纯生活的表象也是很有欺

骗性的。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：正如某些人发现他很难放弃世俗的东西一样，

另外一些人则极为担心他们将会失去苦心营造出来的单纯、出离和毫不在乎的狂智

的个人形象。若一个人只为了保持谦卑和纯朴的形象而放弃世俗的享乐，难道不是

痛苦且徒劳无功吗？这样的人不仅在灵性的道路上所行不远，而且在整个过程中，

他错过了许多世俗的乐趣。这样看来，如果他们在利益众生的事情上表现得私心很

少或者并无私心的话，我们就不应该谴责那些表面上看似追求世俗享乐的少数上师

或者修行者。 

我们应该尊崇并效法他们这种丝毫不为旁人的意见所动的态度：例如别人赞美他们

的纯朴，或者抨击他们追求世俗享乐的丑闻，他们都全不在乎。我们还应尊崇并效

法他们这种态度：不论是因谦卑的表现而赢得弟子，或是因过失而失去弟子，他们

也都毫不在乎。至少我们应仰慕他们这种不虚伪矫饰的态度。而我跟他们不一样；

要说克服这种假谦卑的虚伪矫饰以及达到发自内心的毫不在乎，我感觉我自己还差

着十万八千里。对我来说，出离心，谦卑，以及脱离世俗，仍然是我修行道路上的

主导原则。但这可不是因为我看透了世俗生活的徒劳无益；这只是碍于我是 “ 藏

传佛教上师” ，通常普罗大众都认为一位上师应该具有例如谦卑这样的美好品

质；而我又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。尚然如此，无论我们怎么论断，都总是徒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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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并不表示论断别人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就是不正确的；而只是说，主观性是一切

论断的真正核心。 

 

— D.J. Khyentse 

—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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